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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排云亭向西，约半小时便到一
个幽暗山洞——西海大峡谷北入口。
穿过山洞，随即一个90度转弯，顿
时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一团团云
雾半遮半掩着山峰的浓绿，露出碧
玉般的写意图景。倏然间，云雾被山
风撕裂成一缕缕柔曼的轻纱，在山
谷间舞荡，与拔地而起的石柱缠绵，
与巍峨青峰上的松石亲昵，缥缈迷
蒙，变幻无定。那意境与韵致，令人
陶醉。

有人说，如果你只有一天时间游
黄山，那就先走西海大峡谷。游过西
海大峡谷的人无不深深叹服它梦幻
般的存在。

峡谷北起排云亭，南至步仙桥。
造物主在四周立起牌坊峰、松林峰、
石人峰和石柱峰，在中间巨大的盆
底错落有致地搭配了石笋、怪石、溪
流。风神携来品种各异的花草树木
种子，播撒在峰顶、峭壁、沟壑和溪
边，四季雨雪为它们提供了丰沛的
水源。于是，水汽氤氲，云雾升腾，自
然造化的魅力成就了无法替代的梦
幻之景。

这个深藏在黄山景区西部的峡
谷，在2002年全面向公众开放之前，
人迹罕至。清人袁枚到了西海门（即
今排云亭处），看到“东峰屏列，西峰
插地怒起，中间鹘突数十峰”，他“左
顾右睨，前探后瞩，恨不能化千亿身，
逐峰皆到”，却终究“自觉无勇”而止
步了。在与大自然的不断博弈中，人
们在悬崖峭壁上架起栈道、凿就台
阶。于是，游客渐至，去探寻峡谷的梦

幻，去感受野性的拙朴。
栈道镶嵌在峭壁上。一边是刀劈

斧砍般的绝壁，摩肩接踵；另一边是
不见谷底的深壑，望之惊心。

我们沿着栈道盘旋前行，从一个
山头到达另一个山头，走完“一环”到

“二环”。每过一个拐弯，眼前都有一
幅惊艳的图景。在这里，大自然袒露
出雄浑壮阔的气势，也毫不掩饰那剪
不断的情思。一块块巨石层层叠叠，
堆砌出擎天石柱，风雨雷电难摧其亘
古不屈的刚毅；一座座危岩力撑苍
穹，铁骨峥嵘中彰显着顽强与担当。
石柱顶上松石依恋，苍鹰盘旋，云雾
缥缈间似有缱绻柔情温柔而执着地
蔓延，将天地都染上了一层浪漫的色
彩。

又过一个拐角，深褐色的花岗岩
石壁如巨兽般横亘眼前，刚健大气的
轮廓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峻的光泽，让
你感受到大山的魁伟与沉稳。空中传
来峡谷对面的长啸“喂——”那声音
在石壁间反复撞击，余音在峡谷间
回荡，久久不散。此情此景燃起了
我的激情，胸腔中似涌起无尽的力
量，禁不住也扯开嗓子高声回应：

“你好——”
一座座山峰上，石笋林立，巧石

遍布。不进入峡谷，你无法真切领略
这些巧石瘦笋的神韵。它们错落有致
地矗立在峰顶或山腰，宛如大自然精
心雕琢的艺术品，每一处轮廓都饱含
着岁月的沉淀，仿佛在诉说着千万年
的故事。本来状如仙桃的飞来石，现
在却似野狼直立，仰天长啸。松林峰

上的石笋中，有一株犹如壮士侧影：
身躯挺拔，头巾披背，举目傲视。那身
形与气宇，不就是活脱脱一个关云长
么？武松打虎、仙人踩高跷……一尊
尊巧石状人状物，惟妙惟肖，闪烁着
大自然的神工灵光，令人叫绝。

走完“二环”，栈道尽处，台阶以
六七十度甚至更陡的坡度忽上忽下
地刺向谷底。好几十米长的台阶一段
接一段，不见尽头。我们低头盯着脚
下的台阶，小心翼翼地把自己一步一
步往下放，海拔不断降低。歇息时抬
首四顾，对面的巨幅绝壁直挺挺地倾
斜着，似乎正向我们的脑袋砸过来，
好不吓人。举头仰望，高峰夹峙，遮天
蔽日，天空只剩下窄窄的一条缝。转
身回望，上去的、下来的三三两两的
人像是挂于峭壁、悬在半空，惊险又
有趣。四周烟雾升腾，飘忽不定。继续
把自己往下放，不时见到从南入口过
来的三五驴友，气喘吁吁，相互鼓励，
手脚并用着向上攀爬。

到谷底了。一条小道在碎石间蜿
蜒伸展。参天的古木和叫不出名的杂
草野花在浓浓的雾霭中影影绰绰。一
滴滴晶莹的泉水，从四周山峰的石肌
罅穴中渗出，滴落谷底，汇聚成溪。
于是，小溪在林木花草间潺潺流淌，
淌向朦胧的远方。原生态的峡谷中
弥漫着草木的清香。雾影中传来鸟
儿的鸣叫和昆虫的啾啾声，使这谷
底显得更加寂静幽深，超脱世外了。
我坐在溪边野石上，轻轻吸一口清
纯的空气，沁入肺腑，心，醉了。置身
这古拙的谷底，没有尘世喧嚣，也无

世事烦扰，令人心如止水，顿生禅
意。我想，清明超然、质朴纯雅也是
一种精彩、一种生活的境界。

穿过谷底，开始攀爬陡峭的山
道，台阶似天梯直插云端。接着是大
段的栈道横空出世，还有洞穿大山的
隧道，洞顶的岩缝中滴水不断，落在
地上，开出一朵朵小小的水花。山道、
台阶、栈道、隧道，交替出现，相互衔
接，在大山的褶皱里延伸着，盘旋上
升。

穿过一个小山洞，来到名闻遐迩
的步仙桥。这座桥长仅十来米，海拔
却有1300多米。两端绝壁夹峙，森然
可畏，下方万丈深渊，迷雾升腾，过桥
如仙人步云。伫立桥上，清风徐来，油
然而生飘飘欲仙之感。

峡谷中的气象总是瞬息万变。乳
白色的雾气从山洞中丝丝渗出，从深
沟险壑中阵阵涌起，率性飘曳，因着
风力的大小和风向的变换，时而像
大海上的白帆悠然飘浮，时而像草
原上的群马肆意狂奔，时而像大江
中的急流癫狂旋转……终于像丝丝
棉絮聚拢成团，弥漫于四周，隐匿了
大山的伟岸，淹没了苍松的风骨。继
而浓雾下沉，接着又柔曼地舒展开
来，平铺成大片云海。于是，峡谷诸峰
逐渐显露，成了“大海”中一座座耸峙
的岛屿；峰顶的绿树恰似海螺般的发
髻，在薄雾中显露出婉约的韵致。山
风吹来，轻烟薄雾像一支淡墨画笔，
随意一抹，就抹出了梦中也无法奢望
的景观。于是，在这独特的语境中，
心，又醉了。

遇见西海大峡谷
□李岳秋

江南人喜好吃早面，蔚然成风，
却没有听说听早书的。吃早面听早
书，两者融合为一体，这是朋友阿庆
的策划和成全。

数日前，阿庆微信相邀，说是在
无锡的某古镇新开了一家面馆，古色
古香的装饰，好汤好水的面条，多姿
多彩的面浇头，更兼有声有色的评
弹，着实是老年人最好的盘桓享受之
处，便邀请我和一拨嗜吃面兼嗜听书
的朋友前往品赏。

天气委实是热，面馆的大堂因开
足空调而凉飕飕的，十分惬意。我们
落座后便有服务员端上零嘴、冷菜、
米酒和茶水，米酒是新酿的，茶是菊
丝的，一白一黄令人生喜。是时面条
还未端来，那边就飘来了丝竹之声，
一位气度不俗、神态饱满的评弹男演

员唱起了弹词开篇。
现在的饭店酒吧很流行用堂会

式的演唱助兴添趣，好多店家撇弃
了喧闹嘈杂甚而有点扭捏作态的流
行歌曲表演，请来戏曲演员来上一
段昆曲抑或是评弹，一下令店堂里
的气氛风雅了起来。我去过许多大
众化的饭店，都有专门设置的小戏
台，多半请的是评弹演员，男女双
档，一个长衫一个旗袍，一个弦子一
个琵琶，唱的是传统的弹词开篇，一
曲《宝玉夜探》唱罢，接着来一曲《莺
莺操琴》，那流淌的雅韵瞬间把大堂
里如潮的啰唣分解成了细流涓涓。
譬如说，一句“香莲碧水动风凉，水
动风凉夏日长”，愣是把人带到了清
风习习的荷塘旁，美味佳肴也似乎
更加清爽可口了。不说专业演员，

有些水平的评弹票友也可借此一展
身手。一次去一家名为“大排档”的
风味食府就餐，突然见到一位从苏
州来无锡的老友，他是较有水平的
评弹票友，每晚专程赶来这家食府
演唱两个小时评弹。与本地一位女
票友合作，去除交通费，收入还是可
以的，他笑说：“只做一次票友交流
活动罢了”。我认同他的做法，既

“玩了票”，又有“进账”，更重要的
是活跃了当地的餐饮经济，何乐
而不为？现在都在讨论如何搞活
经济，餐饮加戏曲不失为一条可
行之道。

话得说回来，人们在食府、饭店
饮酒吃饭，时段较长，有戏曲助兴恰
到好处，一向平淡无奇的早面居然
也引进了评弹演唱，看似有些夸张，

却也是个创新吧。我说早面平淡无
奇，不是说面馆没有特色，而是传统
面馆确实不需要这样的包装。传统
面馆在人们的印象里就是芸芸的食
客、匆匆的过客，不会在店堂里停留
较长的时间，顶多吃一碗花色面，吃
完抹抹嘴，会钞走人，通常一段长些
的开篇还没听全就要“拜拜”了。这
回我领略了这家开设在古镇的面馆
的派头，它就是要用艺术来包装、吸
引食客，当你在吃面时看到、听到儒
雅的评弹演员在演唱、在为你添趣
助兴，那是多么风雅的事儿啊！面
条在委婉的弦索声和软糯的唱腔里
显得更加美味可口，这一碗面就有
了丰厚的“附加值”，也就不啻山珍
海味了。所以我为之叫好：“早面早
书两相宜！”

早面早书两相宜
□吴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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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看到骑车送报刊、信件的邮
递员，便会想起少年时期所熟识的乡
村邮递员——费根。

记忆是遥远的，有些人和事是过
眼云烟，而有些却仿佛就在昨天，且
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乡邮费根，
其貌不扬，性情平和得很。只知道他
孤身一人，四十来岁未成家，但我从
没去考证个中缘故。依稀记得，他理
了一个板寸头，圆圆的娃娃脸上有些
雀斑，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眯眼一
笑，像极了简笔画中的一张笑脸。一
身水灰色的中山装整洁得体，透着精
神，表情严肃又不失和蔼，脚蹬一双
解放鞋，有时也穿一双圆口土布鞋，
肩挎一只与他1.5米身高并不相称
的绿色大邮包，风里来雨里去，走村
串户，早出晚归。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邮递
员俗称“送信人”。那时送信全靠脚
力，遇到横风横雨，乡路泥泞，湿滑难
行，一双浅帮橡胶雨鞋、一把油纸伞
已无法起到作用，溅得半身泥水也是
常事，却从没听过他半句怨言。费根
要送红光、红力、新光三个大队，粗略
估算，一天至少得走个三四十里地。
一年四季，严寒酷暑，他似乎没休息
过，偶尔有个头疼脑热也咬牙坚持。
因而村民们一见到他，总是抢先跟他
打招呼，他也总是乐呵呵地给予回
应。只有那些顽皮且不谙世事的小孩
看到他，才会躲在屋角边叫着：“矮子

费根来了，矮子费根来了……”胆子
再大些的会走到他身边，踮起脚尖跟
他比高矮。他从来不生气，最多来上一
句“你个佬小，我去告诉你爷娘”。有时
恰好被村民见着，他们会毫不犹豫地
把孩子臭骂一通，要是被孩子家人撞
见，便少不了拎耳朵、揍屁股。他则拦
着大人，说：“算了算了，孩子不懂事，
看在我的面上，别难为他们。”

记得邻家大脚阿婆，在我眼里，
是村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她个儿高，
嗓门大，老伴去世得早，几个子女都
在外地工作，因而三天两头有她的信
件，但她不认字，收到信必让我读给
她听，再让我代回信。只要看到费根，
她总是热情有加，把他让到里屋，或
拉把椅子请他坐会儿，但他总以还有
信件要送为由婉言谢绝。对那些调皮
捣蛋与费根比高矮、嘴上不干净的，
阿婆那一句严厉的“伲俚个细赤佬，
是没爷娘管束啊”，足以让孩子们无
地自容地偷偷溜走。

遇到农忙时节，几乎家家门窗都
关着，人在田里劳作。费根也不让别
人转交，往门缝里塞，朝窗户里扔。实
在没法儿，便打听收信人在哪里干农
活，宁可多走些路也要亲自送到。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随着邮件投
寄方式的多元化，邮递员渐渐少了，
但那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
能再普通的费根，却让我始终难以
忘怀……

乡邮费根
□过正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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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8月中旬起，梭子蟹就会出
现在菜市场上，喜欢吃的人们总会看
准时机，买些回家大快朵颐，不辜负
这远道而来的美味。

梭子蟹因形似梭子而得名，有人
工养殖和自然野生两种。我国优质梭
子蟹的核心产区有两个，一是山东莱
州产区，这里的梭子蟹以人工养殖居
多，由于海面水质可控，加上科学饲
养，梭子蟹生长速度较快。此地出产
的梭子蟹壳薄肉厚，膏脂丰腴。二是
浙江舟山产区，舟山群岛附近海域
洋流交汇，海洋微生物丰富，蟹源也
非常丰富。这里的梭子蟹自然生长，
虽然生长速度较慢，但是肉质鲜甜
紧实。无锡人吃的梭子蟹主要来自
浙江舟山，因为两地距离相对比较
近，运输路途短，梭子蟹成活率高，
符合无锡人喜欢吃鲜活梭子蟹的特
点。无锡周边城市连云港和南通出
产的梭子蟹，也是无锡“马大嫂”们
的选择。

无锡不靠海，以前只能吃到冰鲜
的死蟹，随着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发展
变迁，鲜活的梭子蟹不再是稀罕物。
梭子蟹的做法很多，常见的有面拖、
酱爆、清蒸、葱炒等，各有各的味道，

而我最喜欢的是清蒸梭子蟹。
制作清蒸梭子蟹非常简单，梭子

蟹买回家后一定要尽快清洗，在流动
的自来水下用牙刷将蟹壳内外洗刷
干净，控干水分后放入容器中。切几
片生姜、打一个大葱结，一起放在蟹
壳上，再淋少许黄酒。锅中放水，大火
烧开，梭子蟹入锅，隔水清蒸8—10
分钟，就可以出锅了。清蒸梭子蟹不
需要调料，调一点姜末和香醋当蘸汁
即可，吃的是蟹本身的鲜。咬一口，既
有海鲜的清甜，又带着油脂的醇香，
回味无穷。

梭子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其蟹
膏是补充各种矿物质和脂溶性维生
素的良好来源，对于有大量营养需求
的体质虚弱者和术后康复者非常有
益。但是，梭子蟹性寒，脾胃虚弱者不
宜过多食用。其嘌呤含量也比较高，
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

梭子蟹的黄金赏味期是每年的
8月中旬到10月中旬，此时蟹肉饱
满、蟹黄流油，最是可口。挑选时不妨
看一看：蟹壳青亮、蟹腹瓷白、尾部发
红的，鲜度直接拉满。好这一口的朋
友们，不要错过这一年一会的海洋馈
赠哦！

清蒸梭子蟹
□惠 宾

夏夜，我和几个年过花甲的老友
相约，一起到蠡湖边上兜兜风，消暑
纳凉，顺便吃顿晚饭。

老胡家离蠡湖不远，步行五六分
钟即可到湖边。我和老沈、老陆住得
稍远些，离湖边约二十分钟至半小时
的车程，本来约好傍晚六点见面，但
我们三人性急得很，五点半就到餐厅
了。进门一看，老胡还没来。于是，
我们走出餐厅，在环湖路上悠闲漫
步。此时，夕阳渐渐西沉，已没有中
午时的热度，加上阵阵湖风吹来，我
们感到非常舒爽。步行了二十几分
钟，便见蠡湖沿岸的灯光渐次亮起，
来湖边跑步、散步或纳凉的人也慢慢
多了起来。又过了十几分钟，明亮
的灯光好似繁星点点，投射到碧波
荡漾的蠡湖中。我们索性走到湖
边，在湖风吹拂下，欣赏夜幕四合中
的湖光山色。我甚至很想像少儿时
代一样，跳入湖水，痛快淋漓地和美
丽灵动的灯光来一次温柔的邂逅，
忘却生活的烦恼和压力，让身心得
到彻底的放松。

返回餐厅，里面已是人声鼎沸，
觥筹交错。烧烤的香味不断地刺激
着我们的味蕾，却仍没见到老胡的身
影。打他电话，居然无人接听。“这个
家伙不会放我们鸽子吧？”我们决定
再等他十分钟。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都觉得
有点饿了，经过商量，先点了小龙虾、
卤鸡爪、腌黄瓜、水煮花生、麻婆豆
腐、扬州炒饭和几罐饮料，边吃边聊
边等。老陆是辽宁沈阳人，前年退休
后，老夫妻俩搬来无锡女儿家住，这
是我们第一次邀他到蠡湖边消暑纳
凉。他说他非常喜欢无锡，这里的生
活节奏不紧不慢，环境又非常优美，
尤其是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让他的晚年生活十分愉快。

服务员端上第一道菜时，我的手
机响了起来，是老胡打来的。他说老
伴突感不适，他要去药店配药，无法
赴约了，下次一定请我们到蠡湖边的
另一家餐厅吃夜宵作为赔礼。“这个
家伙真放了我们的鸽子，但他不是有
意的！”听我转述后，大家放下心来，
继续畅谈酷暑中的生活。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结束了用
餐。老沈提议再去环湖路吹吹风、散
散步，好好欣赏这盛夏独有的夜色。
他从背包中取出夏日常备的驱蚊水，
为我们每人都喷了一些。我们在湖
边的长椅上坐下，许久没有说话，因
为我们的眼睛和胃，已经被美景和美
食征服了。心湖无波，岁月静好，此
刻的静谧便是生活最美好的馈赠！

将近午夜，我们才依依不舍地
离开。

夏夜，湖边兜风去
□吴仁山


